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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移民能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企业家免签证的便利

性。

而且，法人代表国籍变更后，有望获得税收、用地、用工等政

策便利，甚至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移民对企业主的诱惑力越来

越大，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靠移民争得喘息机会显得尤为重

要。

张莹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移民国外一般分为技术移民

和投资移民，民营企业家大多选择投资移民。张莹承认他们所办理

的成功移民案例中，很少有真正去加拿大做生意的，大多数都是在

国内继续经营。虽然花费不菲，但因“出口转内销”后，能享受到此

前难以奢求的“超国民待遇”，移民对民企的诱惑实在难挡。

另外，移民也成了曲线融资的捷径。俏江南董事长张兰为企

业上市而移民岛国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1月 19日，致公党江苏省委员会委员、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提交提案：建议公开中国富人财产及国

籍信息。陈光标表示：“现在有钱人移民的很多，在国内赚钱以虚假

协议转到国外，这样的现象也很多。比如，在国外订了一个设备要

100万美元，一些人在国外注册虚拟公司，可以把这笔金额做大到

1000万美元，剩下的 900万美元就被合理、合法‘洗白’了，打‘擦

边球’的虚假投资现象比较严重。”

不安全

著名企业家冯仑在去年曾有一句调侃的话，让很多企业家笑

出眼泪：“有人说中国企业家为啥最近老讲体制的问题？因为政府

的手老在我怀里乱摸，不能不说，又不能乱说。”

中国企业家随时面临着政策的不确定性，面对推倒重来式、

秋后算账式的政策，不安全感正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很多企业家表示：对于随时

可能莫名而来的处罚，企业不敢说，但不能不说，又不能乱说。政府

的手有时候伸得过长，监管部门投入了超额的精力、财力来监督，

并有些矫枉过正，这样会让原本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企业遭受重

创，从此，企业的信心指数会严重受挫，最终企业家可能会选择移

民来逃避。

1月 15日，胡润发布的报告称，对当前经济仅有 25%的企业

家“非常有信心”，三年前为 56%，对经济没有信心的企业家由三年

前的 1%上升到今年的 9.4%。

福建某律师事务所邢姓律师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透露，目前一些富豪离婚“净身出户”的背后，很可能是为其全家

移民做好了“财产转移风险规避”。邢姓律师认为，做出如此痛苦的

选择，恰恰说明了企业家内心的不安全感，他认为应用宽容的态

度对待企业，要允许企业在问题中发展，政策的制定，要有包容性，

这样才能给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

不幸福

在采访中，很多企业家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提到了自己的不

幸福。一位企业主甚至告诉记者，在过去的 2012年春节，他是被

工头儿挟持到办公室度过的，原因是政府所欠工程款结不回来，

以致无法结清工人工资。“工人还能冲我闹闹，我敢冲政府闹吗？以

后的活儿还想不想做了？”

其实，在面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潜规则，企业家群体已经

成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心理学所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亦称人

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同情、

惧怕等情结，于是反过来配合、甚至帮助、保护犯罪者。对于权利寻

租、不公正待遇，大多数企业家因此选择了忍耐、沟通。

上海市青年创业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士举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了担忧：“中国企业为什么长不大？我接触的企业家经常说，专家别

给我讲下一步政府应该怎么做，而是要告诉我下一步政府会出什

么政策。政策的出台不连续性，抽屉里、口袋里出台政策的不适应

性，再加上秋后算账或者推倒重来，都让企业生存艰难。”

张士举认为，“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不应

该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昨天的行为，政策制定也应不溯及既往。

但现在很多企业在现实中经常面临秋后算账式的处罚，这是影响

企业家信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面对越来越困难的经营环境，很多企业家也在选择观

望甚至接受挑战。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认为，聪明的企业还是

要把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更为牢靠。

刘积仁主张企业家应该积极面对现实，“我不认为中国的整

个社会环境会一下子达到我们理想的那么好，我们低成本竞争的

能力永远不会再回去了，现在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原来

羡慕的富人现在越来越变成穷人，现在他们在期待我们买他们的

东西，这个格局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企业生存的基本道

理就是冬天能活，下雨能活，困难能活，有钱能活，没有钱也能活，

而这种活需要企业有更长远的发展战略，而不是靠机会，靠别人

给你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

2012年底，浙江商人郭强从新加

坡急匆匆回国时窝了一肚子火。他的

护照签证又到期了，而新加坡分公司

的注册事务还没有办完，剩下的事情

只能交给他的儿子了。虽然他对儿子

的办事能力并不太放心，但儿子的移

民手续已经办好，新公司正是以他儿

子的名字注册的。

对于郭强来说，这不是他第一次

遇到被护照牵着走的情况了，但这次

他忽然有了一种疲倦感。因为他知

道，回到浙江的公司总部，他还要处

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财税部门

的税务罚款。这项罚款要追溯到 3年

前他的企业所享受的一项国家税收

优惠政策。

心灰意懒者

“本来是政府主管部门工作失

误，板子却打在了企业身上，我不得

不频繁回来配合政府为自己申诉。”

郭强无奈地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2008年，郭强的公司曾申请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他还清楚记得，当

时公司所在的高新区科技局通知他

去拿申请表，并告诉他如果通过了，

能享受到 10%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以郭强公司的实力顺利通过，2011

年复查再次通过。但是没想到，这次

他还在国外，就接到公司副总的电

话，说财税部门检查出他们当年申

请时有专家打分过高，因此，要撤销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同时向税务机

关一次性补缴相关税款。

而让郭强最头疼的是，与享受优

惠政策那两年公司效益大增相反，近

两年，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

响，国外订单巨减，公司近期的利润

很低，目前正在办理贷款，此事一出，

公司授信额度肯定会受影响。

郭强目前仍纠缠在补缴税款申

诉中。最近一次与《中国企业报》记者

通话时他有些心灰意懒：“一次性让

我们补缴 600多万元，这不是想把企

业搞死吗？我们又不是靠骗取优惠政

策取得发展的。算了，不行我就让他

们罚吧，大不了我把厂子卖了，全家

移民。反正新加坡那边的公司也快弄

好了。”

身心俱疲者

与郭强的民营企业性质不同，同

是浙商的沈钟的公司股份构成比较

复杂：一家央企持有其 28%的股份，

另一家持有其 26%股份的企业原来

属美资，后又变更为港资。因此，公司

的所有账务管理都要涉及境外资金

监管。

作为阀门生产企业行业龙头的

董事长，沈钟现在除了公司战略规

划、流程再造、绩效考核，其他都不管

了，但他依然感觉这两年特别累。

按照阀门行业的平均水平，年人

均销售额目前在 30万元左右，而沈

钟的企业达到了 93万元，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的 3倍还多。

近几年，由于黄铜涨价，沈钟的

企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制造成本

中大约 70%是原材料，利润率只有

6%—7%。虽然不能和其他行业相比，

但我们比较稳健。”沈钟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

沈钟的“累”还来自于政府对于

制造行业的重视度不够：“全国上下

不重视制造业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德

国、日本的发达都是建立在重视制造

业基础之上，中国却把过多的精力投

入到第三产业中。制造业不兴旺，第

三产业会有前途吗？”

不过他很清楚，他的呼吁没有

用。“因为从现实来看，制造业带动

GDP 太少了，所以都不重视，这是必

然的，制造业兴旺需要长期的投入。”

沈钟的另一种“累”来自财务监

管方面。

“我们公司因为有境外投资，所

以比央企的资金监管还严。”在沈钟

看来，目前已经严到“正常的事无法

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了”：“我们这种行

业需要很多先进技术，因此每年的研

发投入很大，但却无法说出准确数

字，因为我们的产品设计、设备材料、

工艺等好多项目都是和国外合作完

成的。但是，按照现行的财税政策，按

正常渠道我是没办法走账的。同国外

公司合作，索要合乎中国标准的发票

很难，所以我们只能变通，研发、设计

等费用只能通过产品买卖的方式补

给对方。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

果按照正常手续审批，估计要办到猴

年马月了。”

“我现在是一个企业的老总，到

国外请客户吃饭回来是报销不了

的。”沈钟苦笑着说，“走正规渠道，国

外的发票中国财务制度不承认。按程

序我要向外汇管理局报批，你不知道

外汇管理局批下来有多难。外汇管理

局要问我：你怎么请客花了这么多钱

啊？”

沈钟的企业 1992 年就曾在泰国

办厂。他说他完全能体会郭强的遭

遇。“我事情还没处理完，签证日期到

了，我还得回来，回来再办签证，留下

的事怎么处理？所以说中国企业想走

出去太难了。”

门里门外者

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个

特殊的阶层，他们始终是中国人，但

同时也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自动化专

业的周雪，是一家矿山开采机械公司

的总经理。她有一个 24人组成的团

队，这个团队是从原来公司剥离出来

的。带着这个团队，她承接了两个大

型有色金属矿的开采项目，她本人则

很快跃升到富人阶层。

富起来之后她马上联系了加拿

大投资移民。她说移民主要原因一是

因为孩子教育问题，另外她总是觉得

没有安全感：“我怕有一天政策一变，

我辛辛苦苦、风餐露宿挣来的钱一夜

之间化为乌有。”

周雪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山西

籍民营企业家卫宪法，一个靠自学而

在中国铝矾土行业小有名气的“土专

家”，经过多年积累身价上亿。6年前，

卫宪法遭当地民政局官员非法拘禁

后致企业易主，亿元资产被零元转

让。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

全与移民话题再次被热议。此前，俏

江南董事长张兰悄然注销户口、移民

加勒比岛国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

“加拿大允许双重国籍，”周雪偷

偷告诉记者，“我现在还保留着中国

国籍。”周雪的公司目前在两国都有

施工项目。

温庆的情况和周雪有些相似。他

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企业家。

当时小有积蓄的他到了英国，近 20

年的打拼始终没有太大起色。随着中

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温庆等一批企业

家又被吸引回来，他是带着包括前劳

斯莱斯副总裁的投资回国创业的。在

拥有英国国籍的同时，温庆还保留着

中国国籍。

目前，温庆的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已

经是领先水平，但他最不适应的是某

些地方官员的作风。

“有一次我们去陕西谈一个项

目，当地的一个官员来了，看了我的

项目展示，连具体价格都问了。结果，

第二天，他的助理来了，说这个领导

有一个公司，可以给我一个 200万元

的合同，直接问我提成是多少？”温庆

无奈地冲记者笑笑：“我是做合同能

源管理的，能挣多少钱，是基于能省

下多少钱，给他提成我怎么做账啊？

又怎么向我的股东交代？”

后来，温庆公司的产品一直无法

进入那个地区。

如今，周雪和温庆们都在观望

中，因为他们的企业主要市场都在中

国。（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企业

家均为化名）

移民还是留守：我们为何纠结

当前，国内资本外流严重，民营

企业家移民海外的热潮还在持续。

有专家认为，资本外流的原因很多，

但最大的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

是资金、技术和产品问题，而是权利

经济下腐败因素导致的市场不公平

问题。

正在办理移民手续的一位民营

企业家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说，改

革开放让他这个偏远地区的普通教

师离开讲坛投身商海，用了 20 多年

的时间，完成原始积累。目前，他的企

业已经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过亿。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像鲁

冠球、王健林、柳传志一样的大企业

家，希望我的企业员工都有好的归

宿，但这实在太难了！我今年只有 42

岁，但我一身病，除了“三高”，还有

严重的失眠症，身体都是在应付别

人寻租的过程中被摧毁的。你不这

样做，你的企业就会倒闭；你若这样

做，你最大的代价就是身体。”他无

奈地说。

他告诉记者，为了拿到一个项目，

需要打通很多环节，需要利用他人的

权力完成企业计划。“当所有的项目都

必须是钱与权交换的时候，你会感到

无奈、饱受摧残、出离愤怒。所以，我要

移民，我要到清静的地方治疗我的身

体、净化我的灵魂，我太疲倦了。”

已经移民澳洲的宋革告诉记

者，他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人们生

活得很悠闲，晚上 8 点钟以后，路上

行人稀少，夜生活相对单一。而在国

内的大城市，许多高档宾馆、会所、

酒吧等，除了生意人和数量有限的

普通市民，就是政府官员。“这些政

府官员的工资收入有限，他们靠什

么每天出入这些场所、每天‘应酬’

呢？”

曾经在餐饮界经营了 10 多年

的宋革是 3年前移民海外的，他留给

记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一些看

似不学无术的混混，突然几天以后腰

缠万贯，出手阔绰，成了企业家。探其

原因，竟然是倒卖了一个所谓的政府

批文，没有进行任何的实物交换，把

一张纸从一个官员的手中传递到一

个寻租者手中，然后拿到了巨额利

润。不公平的交易、不公平的市场和

不平衡的心态，让年轻的宋革漂洋过

海，远走他乡，带走了他所有的积蓄

和满腔的惆怅。

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 IT 产

业经营数年的刘静，其企业已经是

国内知名企业，产品的市场前景广

阔。但她已经把移民海外列入到了

家庭计划中。她说，自己利用所取得

的一些政治身份游走在官员与市场

之间，获得信息，捕捉商机，虽然得

到园区管理者的很多支持，但获得

利润不是靠园区，也不是仅靠企业

自身的技术、产品、资金，很多项目

只能靠自上而下的权力打压来取得

和完成，这是很不正常的。

刘静说，国有企业靠权获利，民

营企业买权求利，更多中小企业四

处攀权，或生或死。民营企业家一旦

获得大额利润，在谋求企业更大发

展的同时，也在考虑资本的安全与

保值问题，此时，移民海外就会作为

一种选择。“不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

想离开中国，而是中国的民营资本在

寻找更加安全的保险箱”。

权利经济逼走民企精英
本报记者 鲁扬

链接

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截至 2012 年 4 月 15 日的数据显

示，2011年中国移民美国人数增长 1.6万。DHS称，2011年发

放绿卡总数超过 106万，其中向中国人发放 8.7万。

墨西哥、中国和印度仍是移民美国数量最多的国家。2011

年中国移民占全美移民人数的 8.2%，同比增加 1.4 个百分点，

移民美国人数增加的只有中国、古巴和越南三国。

美国公民与移民事务局 (USCIS)称，2010 年 1885 位投资

移民申请人中 772人来自中国。美国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可

投资资产超过 1亿元人民币(1585万美元)。

贝恩公司《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中国上层社会

对移民最感兴趣，可投资资产超过 1亿元的富人大约 27%已

完成移民，另有 47%表示正在考虑移民。

在 106万新永久居民中，大多数(55%)已经住在美国。

调查显示：
中国上层社会对移民最感兴趣

案例

王利博制图

企业家移民潮来袭

本报记者 张艳蕊

不如人意的营商环境让部分企业家心灰意懒、身心俱疲，甚至一部分人
试图以双重国籍的方式实现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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